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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漫长复杂的社会变革，

皇权依然是中国历史叙事的核心。与宋元时期相比，明

朝的君主权力专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统治杂

糅了蒙古可汗和宋朝皇帝两方面的传统，儒学依然是政

治文化的根基，但儒家核心思想中强调义务和互重的君

臣之道却被严重动摇，这深刻地型塑了明代的政治生

态，并成为明代在17世纪中期最终崩溃的原因之一。

同期，明代的相权虽然遭到削弱，但士绅阶层依然

成为官僚体系的中坚。自15世纪起，他们不仅主导了明

代地方社会的礼俗和经济秩序，还主导了人才选拔的关

键——科举考试。前所未有的竞争激烈局面促使士人

除了考取功名从政外，也开始尝试更多其他的人生选

择，例如耕读、从商、执业、行医、出隐、幕僚或者在野议

政等。此间中国经济和财富的持续增长，尤其是江南地

区经济的崛起也为此提供了客观基础。

这种多元化的士人生态即是明代文化艺术繁荣的

深层背景，在近日上海龙美术馆举办的“龙与士——明

代中国的书法和绘画艺术特展”上，有着特别叙述。“士

人”不仅是明代“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阶层之首，也是

明代社会精神生活、观念和形象的塑造者。

以今天艺术史和视觉文化的视角看，明代传世的图

像与物品之丰富是之前的时代所未有的，它第一次让我

们直观地感受到中国社会的文化丰富性。而塑造这一

印象的正是这些文人士大夫，以及他们所影响的其他职

业阶层。

在明代，尽管书法和绘画可以被职业匠人所从事，

但被精英和富裕阶层认可和珍藏传世的依然大多是文

人雅士的作品，以本次展览为例，其中有多数作者都是

进士出身，并在朝廷有过或短或长的任职，列中如吴宽、

王守仁、王鏊、赵南星、熊廷弼、史可法更是明朝政治、思

想和军事史上的代表性人物。

书法和绘画在士人和时代的价值天平上，也被提高

到与诗文创作几近同等重要的位置。尽管沈周终身未

仕、文徵明也是短暂地周旋于官场，唐寅更因涉科场舞

弊案终身鬻画为生、仇英为职业画师，后世并称的“明四

家”生前早以画名广受推崇。

明代是物华丰盛的时期，这个世界里生产和消费的

商品之多之精，历史上前所未有。虽然宫廷始终是艺术

和奢侈品的生产和重要消费者，但随着晚明的到来，士大

夫和富贵人家开始争夺对于“品味”的话语权，鉴藏之风

风行明代社会，重要的近代和当代书画名家倍受追捧。

在17世纪初人们的书画品味发生之前，文徵明一直

被认为是明代最伟大的画家和书法家，到晚明来自上海

的董其昌改变了这一状况，他提出的文人画“南北宗”理

论和艺术实践，深刻地改变了此后中国画的创作走向。

该展览展出明代书法和绘画作品合计83件（组），时

间范围自元末到清初，类型包括扇面、挂轴、册页和手卷

等，涉及到的创作者近 60 位，风格基本涵盖明代书画史

的各个专题和流派，其中尤以多件长达十米的手卷而成

洋洋大观，仅以图像的角度看，相信都将是一次关于明

代的视觉盛宴。但艺术不仅仅关于图像，它更是文化和

历史。在展出的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行旅、送别

和雅集文化如何出现在明代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里，也

可以看到手卷、扇面和册页这些形式如何作为礼物和社

交场景，巩固和创造人际关系。

绘画不仅仅基于友谊和礼尚往来创作，也被悬挂于

特定场合和季节，成为新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图像出现

在明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记录呈现明代人的时空观

和日常审美，甚至参与集体信仰的塑造。

但无论如何，绘画中的士气或文人气是至关重要

的。吕纪、吴伟、张路、周臣、仇英这些或服务于宫廷，或

服务于民间的职业画家，他们被时人追捧和画史铭记正

源于此。

书法是最直接表现作者精神的一种艺术形式，更能

体现书写者的内在学识、哲思与道德文章。士大夫未必

擅长丹青，但书法是必修的事业，甚至皇帝本人日常也

需临池不辍，当然这首先因为书写贯穿于文士阶层的各

个生活场景当中，书写即生活本身。

毫无疑问，明代是一个巨变的时代。皇权与士大夫

阶层之间的复杂张力不仅是解读明代社会演变的关键线

索之一，也是今天我们欣赏阅读明代书画的重要入口。

（作者为策展人）

宋人工笔花鸟画之“道法自然，尺素乾坤”被誉为无

与伦比的审美语图。其独特的构图，精微的笔墨，典雅

的赋色，高古的意境，丰富的题材，咫尺之间，以小见大，

以一寓万，以虚代实，境阔意远，“格物致知”的求真态

度、优良的造形传统和高超技艺令历代画家所赞赏和

效仿。

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系统性呈现是时代文化自觉与

民族精神重塑的重要体现。唐宋之际，在思想利于以儒

家为主线，道、佛为辅线，开展儒家内部的“理学”与“心

学”之争，不断拓展个人与社会、人与天（自然）、人与他

人关系上的见解，奠定了儒家在宋代的主导地位。在宋

之前宫廷画繁荣发展，但多是围绕帝王将相生活、朝政

记述而进行创作，到了北宋，宫廷花鸟画从技巧、题材、

语图关系等方面都有了充分而系统地推进，展示出较高

的艺术水平。魏晋之后北宋之前，绘事更加注重对宗法

礼术的教化，此时文人画和宫廷画迅速兴起，创作逐渐

从叙事层面转向生活写生，同时将诗词纳入作品之中，

故而以文人画和叙事题材为基础的写意画出现。北宋

宫廷花鸟画语图合体形式，最常见的是诗与画的合体，

包括题画诗、诗意诗等。作画讲求寄托，对艺术形象的

创造认为“无常形而有常理”，不拘于枝节形似而加以总

体把握，以达到物我交融，身与物化，形成“象外之意”的

艺术气息。宋代工笔画虽然尺幅不大，常不比于气势恢

弘的时下山水，但内容多样、结构立意和画面开合终传

递着优雅别致的格调，展现出作者的精巧构思，引发观

者情感与精神共鸣。

宋朝举彰“以文治天下”，这个带有浓郁的人文情怀

与豁达的政治期许，大大促进了宋代绘画美学新思想建

立、文化新领域开创以及文化发展、转型与繁荣。北宋

花鸟画，以黄筌、徐熙为两大流派代表。二位绘画形式

与表达规范也逐步形成了中国花鸟画的两大风格流派

即写意和工笔。北宋崇文抑武的风尚，极大影响了大批

文人士大夫。在绘画艺术上注重情感表达和心性之抒

发，推崇平淡宁静、天真简远以及自在神韵的节理表达，

同时这一情形也改变了传统阶层对于绘画的概念与功

能的认识。因此北宋工笔画的发展，离不开统治阶层的

审美取向和文化阶层的积极推动。就当时宫廷画院对

绘画的考评标准来看，代表的是统治阶层的审美取向，

也引导了民间大众绘画风格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可

以说是位居庙堂之高的宫廷审美走向了普通大众，融进

了百姓生活，同时也开启了一个伟大的全民艺术时代。

徽宗时期，宫廷画院机制完全成熟并占据画坛主流

地位，其画面形式以方、圆或方中带圆为基本图形，从小

处入手，以小搏大，整体建构。用熟练的构图、各异的对

象以及简单写实的线条勾勒蕴含广阔的意境，最终表达

自己的主题构想。在布局方式上一般采取折枝和折枝

全景两种。在上色手法上，一般先使用淡墨勾勒出线

条，然后上色或者用墨色晕染，色彩整体分为淡彩和重

彩两类。在色彩运用上亦然沿袭传统六法之“随类赋

彩”，依据客观事物的实际色彩进行创作，通过白描造

型、勾勒填彩，用分染、罩染、统染、点染等技法，最终产

生栩栩如生、精致动人的视觉效果。

宋代绘画常是文人抒发情感的重要表达手段，文人

画不一定注重作品全部的社会功能，常常超越题材、技

法、功能之局限，进入纯艺术自由之表达，以显示出作者

的精神照见。北宋花鸟画强调作者以情观景、以情观

物，将主体情感在要表现的客体上进行投射，从而在客

体上收获更多的审美以及精神观念。过程中这种心物

相应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在指导着画家更加细致地观

察事物，并且在情感上为所绘之物注入更多的情致与情

思，在展现画家个体思想的同时，也扩大绘画本身的意

蕴，以带给观者更加深入的审美体验和精神提升。在布

局上开始摆脱北宋的写实要求，开始注意更深入的画面

空间关系，常以细笔画翎毛，粗笔画树石，细中有粗，粗

中有细，柔中有刚，刚中有柔，用不同的笔法、墨色表现

出画面的主次与空间转化关系，加强了画面的层次感，

慢慢改变并拓展了原宫廷绘画单一的风格，加速了中国

写意花鸟画的发展。

宋代工笔花鸟画审美基础上的精神价值体系的建

构是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宋代花鸟画强调简约中

厚大气的审美基调，将构图与描摹设色并重，将素材与

适合之角度，臻求内容和形式和谐与统一，实现生动有

趣的内容与严谨简约的构图相映成趣，并形成一种价值

规范固定下来。画家常在现实观察基础上，采用笔线勾

勒，依托线条走向来刻画对象，使描绘景物更加客观真

实生动。在面对较为复杂的画面主体时，充分运用线条

语言的强弱、粗细、浓淡对比，给观者提供深度的艺术体

验。构图突出重点不拘小节，追求协调和均衡，为后世

工笔画学习与创作提供了经典范例。面对宋代工笔花

鸟，可以在充分感受谨严而富含温情的人文情怀和精神

坐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推进完善提升具象与意象结

合，空间感与纵深交织，直白与含蓄互映的认知与思想

建构模式，最终展现国人的思想境界推进与精神体系的

守护。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花鸟画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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